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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分析香港新生代作家韓麗珠的三本小說，分別為《縫身》、《人皮刺繡》和

《空臉》，三本小說皆有描述改造人體的情節，並藉由這些異化情節探討主體性

在社會中該如何彰顯。《縫身》中，主角順應社會主流而進行縫身手術，手術後

迎來諸多不便，最後選擇進行分離手術；《人皮刺繡》中，主角是一名人皮刺繡

師，透過刺繡的方式同時傷害和療癒客人；《空臉》中，主角希望消除別人在她

臉上留下的痕跡，故選擇換臉，最終她領悟到臉不代表主體，但換臉手術能使

臉更貼近真實的自己。三部作品分別描述身體改造和主體性之間的對立、矛盾

和統一，構成辯證關係。筆者將以三章分析三部作品，先以改造身體的動機、

過程和結果帶出身體改造的特點，再以小說中的重要意象分析何謂主體性，繼

而帶出身體改造和主體性如何構成辯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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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韓麗珠擅長書寫表現「城市異化」的實驗小說，和董啟章、謝曉虹等被譽為

新生代香港本土小說作家的代表之一，其著作為《輸水管森林》、《風箏家族》

等，她的作品獲獎無數，更被編入許多小說選集，如《香港短篇小說選 2006-

2007》、《《香港文學》精選集 3》和《2004 年全球華人文學作品精選》。 

 

  吸引筆者的是韓麗珠對主體性、身體和他者三者獨特的理解。身體不代表主

體，身體只是彰顯主體性的途徑，在她大部分小說中，主體需要透過他者幫

忙，才能改造身體，似乎代表他者能以身體改造操控或釋放主體。韓麗珠曾

言，剛開始寫作的她把重點放在社會對人的規範和壓迫，她認為社會不允許人

有孤獨的自由，在二零二一年，她則對身體、社會和自我有新的理解，《人皮刺

繡》是最貼近她近期想法的小說。1因此，筆者先分析以身體改造壓迫主體性的

《縫身》，繼而分析表達了韓麗珠近期想法的《人皮刺繡》，以及身體改造完全

切合主體性的《空臉》。本研究將以上述三本小說，探討韓麗珠筆下身體改造和

主體性的關係的不同面向。 

 

文獻回顧 

  綜觀學者們對韓麗珠及其作品的評論，研究普遍分為兩個路線：韓麗珠筆下

九七後的都市圖像，以及作品中的「異化」。許子東認為，韓麗珠以實驗小說的

方式寫出都市人的冷漠和疏離，而這種冷漠來自心中的「失城感」。
2劉紹銘認

為韓麗珠的作品和殘雪的作品有相似的地方，並指出香港新生代作家作品普遍

無愛3，但侯桂新卻認為新世代作家和前人對愛的理解不一樣，才有「無愛紀」

一說，說是無愛，實則有愛。4鍾夢婷更以《縫身》、《風箏家族》等韓麗珠的五

部作品為例，指出韓麗珠顛覆「家」的定義，認為韓麗珠筆下的「愛」有更廣

闊的定義。5 

                                                      
1丁珍珍、韓麗珠，〈香港文學 2021 作家對談系列 4 : 韓麗珠《黑日》、《人皮刺繡》〉，zoom 講

座，2021 年 1 月 23 日，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57456985906558/?post_id=162140578771532&view=permalink 
讀取於 2021 年 1 月 23 日。 
2 許子東編，《後殖民食物與愛情》，（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 年），頁 8 
3 劉紹銘，〈香港作家無愛紀〉，《一爐煙火：劉紹銘自選集》，（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5
年），頁 4 
4 侯桂新，〈簡論香港的青少年寫作〉，《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24 期，

頁 118 
5 鍾夢婷，〈韓麗珠「家」的書寫〉，中國語言及文學課程哲學碩士論文，2012 年，頁 10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57456985906558/?post_id=162140578771532&view=perma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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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如此，「異化」亦是韓麗珠小說中的一大主題。董啟章指出身體是隱私最

後的防線，《風箏家族》以胖瘦交替作為身體變異，使身體變成丈量空間的方

法。6謝曉虹認為《灰花》中的異化城市與傅柯描繪的全景敞視式的監獄相近，

並指出居民昏睡的異常狀況是他們記憶的復歸。7鄒文律更以疾病書寫分析韓麗

珠《離心帶》中的飄蕩症，探討人在主流社會上，如何面臨「在軌」或「出

軌」的人生處境。
8 

 

  學者研究普遍側重於韓麗珠作品中的都市景觀和異化情節，當中不乏分別探

討身體異化或主體意識的研究，惟未有論文集中討論兩者之間的關係，故本文

將以這些研究為基礎，並進一步論述她在《縫身》、《人皮刺繡》和《空臉》

中，如何展現兩者的辯證關係。

                                                      
6 董啟章，〈「自然恐怕真空」——寫作的虛無和狹隘〉，《風箏家族 推薦序》，（台北：聯合文學

出版社，2008 年），頁 12 
7 謝曉虹，〈追溯逃亡路線——讀韓麗珠《灰花》〉，《信報》，2009 年 11 月 14 日，

https://www1.hkej.com/dailynews/headline/article/491369/%E8%BF%BD%E6%BA%AF%E9%80%83%
E4%BA%A1%E8%B7%AF%E7%B7%9A%E2%80%94%E2%80%94%E8%AE%80%E9%9F%93%E9%BA%97
%E7%8F%A0%E3%80%8A%E7%81%B0%E8%8A%B1%E3%80%8B，讀取於 2020 年 11 月 30 日。 
8 鄒文律，〈論韓麗珠《離心帶》的疾病書寫〉，《文學論衡》，2015 年 26 期，頁 73-81 

https://www1.hkej.com/dailynews/headline/article/491369/%E8%BF%BD%E6%BA%AF%E9%80%83%E4%BA%A1%E8%B7%AF%E7%B7%9A%E2%80%94%E2%80%94%E8%AE%80%E9%9F%93%E9%BA%97%E7%8F%A0%E3%80%8A%E7%81%B0%E8%8A%B1%E3%80%8B
https://www1.hkej.com/dailynews/headline/article/491369/%E8%BF%BD%E6%BA%AF%E9%80%83%E4%BA%A1%E8%B7%AF%E7%B7%9A%E2%80%94%E2%80%94%E8%AE%80%E9%9F%93%E9%BA%97%E7%8F%A0%E3%80%8A%E7%81%B0%E8%8A%B1%E3%80%8B
https://www1.hkej.com/dailynews/headline/article/491369/%E8%BF%BD%E6%BA%AF%E9%80%83%E4%BA%A1%E8%B7%AF%E7%B7%9A%E2%80%94%E2%80%94%E8%AE%80%E9%9F%93%E9%BA%97%E7%8F%A0%E3%80%8A%E7%81%B0%E8%8A%B1%E3%8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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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縫身》：縫合與裂縫 

 

  《縫身》（2010）約七萬字，共 229 頁。故事是雙線結構，單數章節描述

「我」現實生活，雙數章節是「我」寫的論文，兩條主線以不同字體書寫，篇

幅相若。小說中，「我」為了書寫有關縫身法的論文，決定進行田野調查，和睡

眠治療師樂縫身。縫身後，「我們」的生活諸多不便，身體更長了痱子。「我」

在採訪曾進行分離手術的紫薇姑母後，決定以自殺的方式和樂分離，「我」死

後，人們按照「我」的遺願把「我」肢解，並將「我」不同的身體部分送給

「我」認為重要的人。 

 

  韓麗珠筆下大部分人物的經歷，和香港特有的歷史背景相符，如《灰花》講

述家族遷徙歷史，角色米長根的「根」有失根意味；又如〈香蕉雜記〉上下，

以黃色的香蕉皮代指黃皮膚，白色的果肉代指白皮膚，以「香蕉」描繪被西化

的港人。《縫身》亦有關於話語權的描寫，如：推行縫身法時，人們因爲專家對

縫身的肯定而認同「縫身法」；「我」論文使用的大部分術語和研究都由韓麗珠

杜撰，陳芊憓認為韓麗珠的權力書寫有挑戰權威的意味。9黃冠翔和陳含姿更提

出小說隱喻香港和大陸關係的可能性：一九九七年，香港正式回歸中國，當時

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承諾港人「維持五十年不變」，故香港和大陸推行兩種不同

的制度，《縫身》描寫的縫合有隱喻香港和大陸縫合的可能。
10主體性可指一個

政體，或個人身體，筆者在本文將以身體與主體性的改造來一起討論。 

 

                                                      
9 陳芊憓，〈抗爭的出路﹣讀《縫身》中「我」對權力的反抗〉，《百家》第十九期，2012 年 8
月 24 日， 
https://hahuihui.wordpress.com/2012/08/24/%E6%8A%97%E7%88%AD%E7%9A%84%E5%87%BA%E
8%B7%AF%EF%B9%A3%E8%AE%80%E3%80%8A%E7%B8%AB%E8%BA%AB%E3%80%8B%E4%B8%AD
%E3%80%8C%E6%88%91%E3%80%8D%E5%B0%8D%E6%AC%8A%E5%8A%9B%E7%9A%84%E5%8F%8
D%E6%8A%97/ ，讀取於 2020 年 12 月 20 日。 
10
 在〈一九七〇年代以降香港敘事的「主體性」想像與建構〉一文中，提及：「…接合後的兩人

乍看已成為一個個體，實際上必須面對種種不適，卻很難再進行分離手術，即使勉強分割，也

需要付出沉重代價。將這個故事架構投射到現實中，恰恰是『一國兩制』制度的隱喻。」取自

於黃冠翔，〈一九七〇年代以降香港敘事的「主體性」想像與建構〉，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博士論文，2020 年，頁 138。而〈九七後香港城市圖像──以韓麗珠、謝曉虹、李維怡小說為

研究對象〉也指出：「其小說《縫身》既可視作婚姻制度的寓言，也隱微地表現中港『併合』的

焦躁氛圍...『中港一家』的共榮期待背後，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法律、政治、經濟等制度的併

合。」取自於陳姿含，〈九七後香港城市圖像──以韓麗珠、謝曉虹、李維怡小說為研究對

象〉，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7 年，頁 104 

https://hahuihui.wordpress.com/2012/08/24/%E6%8A%97%E7%88%AD%E7%9A%84%E5%87%BA%E8%B7%AF%EF%B9%A3%E8%AE%80%E3%80%8A%E7%B8%AB%E8%BA%AB%E3%80%8B%E4%B8%AD%E3%80%8C%E6%88%91%E3%80%8D%E5%B0%8D%E6%AC%8A%E5%8A%9B%E7%9A%84%E5%8F%8D%E6%8A%97/
https://hahuihui.wordpress.com/2012/08/24/%E6%8A%97%E7%88%AD%E7%9A%84%E5%87%BA%E8%B7%AF%EF%B9%A3%E8%AE%80%E3%80%8A%E7%B8%AB%E8%BA%AB%E3%80%8B%E4%B8%AD%E3%80%8C%E6%88%91%E3%80%8D%E5%B0%8D%E6%AC%8A%E5%8A%9B%E7%9A%84%E5%8F%8D%E6%8A%97/
https://hahuihui.wordpress.com/2012/08/24/%E6%8A%97%E7%88%AD%E7%9A%84%E5%87%BA%E8%B7%AF%EF%B9%A3%E8%AE%80%E3%80%8A%E7%B8%AB%E8%BA%AB%E3%80%8B%E4%B8%AD%E3%80%8C%E6%88%91%E3%80%8D%E5%B0%8D%E6%AC%8A%E5%8A%9B%E7%9A%84%E5%8F%8D%E6%8A%97/
https://hahuihui.wordpress.com/2012/08/24/%E6%8A%97%E7%88%AD%E7%9A%84%E5%87%BA%E8%B7%AF%EF%B9%A3%E8%AE%80%E3%80%8A%E7%B8%AB%E8%BA%AB%E3%80%8B%E4%B8%AD%E3%80%8C%E6%88%91%E3%80%8D%E5%B0%8D%E6%AC%8A%E5%8A%9B%E7%9A%84%E5%8F%8D%E6%8A%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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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在第一部分將講述「我」、紫薇姑母、微和白的縫身動機和結果，繼而分

析縫身特質；在第二部分，筆者以個體、連體和連體人分離後的距離，分析主

體性的特點，帶出身體改造和主體性的對立。 

 

（一） 、縫身作為身體改造 

  「縫身」是韓麗珠假想的情景，意指「兩個體格迥異的身體，都在空空的位

置轉了一個洞，把兩人的皮膚、肌肉、軟骨和組織縫合，像一道短小的橋樑，

把他們繫牢了，此後，他們只通向對方。」11政府根據合資格申請者的身高、體

重、膚色、年齡和新陳代謝的速度，進行嚴格配對，並在雙方同意下進行縫合

手術。政府以刺激經濟為由，說服大眾縫身，指出縫身後需要各行業重新制定

產品，以配合連身人需要，故很多人可重新就業。縫身後的人會因身體疼痛而

無法出席各種社會活動，故「我」推測，政府推行縫身法的真正理由是阻止民

眾遊行。筆者將以小説中縫身人物的經歷，分析縫身的具體特徵。 

 

  縫身前，「我」早覺得自己逃不過縫身的命運。小說多次強調「選擇」：微說

縫身是責任，而非選擇；「我」認為縫身「不是我的選擇，也不是任何一個人的

選擇，必定早在很久以前，這樣的安排已經確定…還是許多別的事，例如出

生，例如成為一個人，一個女的，或男的」
12。生而為人是人無法控制的事情，

「我」以無法控制的事情比喻縫身，說明縫身是宿命。儘管縫身需得到雙方同

意才能進行，但在社會壓力底下，主體難以自行決定是否縫身。「我」以「這樣

的安排」形容縫身，那誰做出這樣的安排呢？這可指政府替人民配對縫身對

象，也能指微為「我」和樂穿針引線，同時更指如同「出生」、如同「成為一個

人」的命中注定：「我」的治療師恰巧是樂，這固然是微刻意設下的局，但

「我」剛好在考慮縫身時失眠，而樂的職業剛好是治療師，也是種命定的「安

排」。「我」無法選擇縫身與否，連關於縫身的細節也無法自行選擇，正如

「我」和樂第一次見面，是由相親機構決定，「那並不是我們選擇的地點，也不

是我們挑選的時間，甚至站在面前的男人，也不是我渴望的吃午餐的對象」
13，

可見韓麗珠強調縫身的宿命感。 

 

  面對宿命，「我」始終抱著質疑態度，更希望「在我們成長起來而不得不面對

它以前，或許我們已經夭折」14。由於眾人的期盼，加上「我」亦希望透過田野

                                                      
11 韓麗珠，《縫身》，（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10），頁 5 
12 韓麗珠，《縫身》，頁 9 
13 韓麗珠，《縫身》，頁 19 
14 韓麗珠，《縫身》，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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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獲得更多資訊，故「我」半推半就地答應和樂縫身。縫身後，兩人需遵循

新生手冊的指示，每天練習各種指令，包括走路和吃飯的方式等，宛如回到初

生狀態。 

 

  縫身結果因人而異，白是腿子教授請來的攝影師，在課堂上分享自己經歷。

故事沒有交代白的縫身時間和動機，只提到他把和他縫身的人「像孩子般抱在

懷裡」15，「我」分不清白和他的另一半「誰是主幹，誰是枝椏」16，說明他們相

處融洽，兩人無論在精神還是肉體上，都完美地縫合在一起。白的例子證明縫

身不一定會帶來壞的結果，但一旦和他人精神上成為一體，意味著改變了原始

的自己，說明無論縫身幸福與否，縫身必然會改變人的自我。 

 

  「我」與樂和白與其伴侶不同，比起縫身，「我」與樂的關係以「附身」來形

容比較貼切。微曾說：「誰都知道，只要把自己的軀幹，連結到一個擁有固定職

業和穩定收入的人身上…僱主便會配合政府的法例，一併聘用連生的伴侶」17，

預示縫身制度下，其中一人可能被視為另一人的附屬品。「我」讓樂吃安眠藥，

每天只允許他清醒三小時，樂沉睡時，樂只是依附在「我」身上的東西。而

「我」背著無意識的樂，形容他為「過於沈重的背包」
18和「電冰箱」19，可見

樂和「我」縫身的大部分時刻，無法擁有自己意識，如同死物。樂清醒時，身

體則由樂主宰。樂的母親以彈奏的方式和嬰兒時期的他溝通，樂還在母胎時，

母親必然是主導角色，因為胎兒只能任由母親擺佈。然而，樂長大後，卻以同

樣方法和其他人相處，他把「我」當成「一台鋼琴」
20並彈奏我，加上樂作為治

療師，話語權比病人大，故樂在關係中常處於主導位置。縫身後，樂批評

「我」喜歡的音樂類型，更要求「我」關掉音樂；在沒有和「我」商量的情況

下，認定「我」畢業後會當他的護士；「我」不認同樂的話，卻只是「逆來順受

地笑著」
21，而樂也「對於我的不安不以為然」22，可見樂清醒時，他並不重視

「我」的想法，「我」把自己身體的主導權給他，依附在他身上。從此看出，若

要維持和諧的縫身關係，似乎有一方需要屈就自己。 

 

                                                      
15 韓麗珠，《縫身》，頁 219 
16 韓麗珠，《縫身》，頁 219 
17 韓麗珠，《縫身》，頁 54 
18 韓麗珠，《縫身》，頁 6 
19 韓麗珠，《縫身》，頁 187 
20 韓麗珠，《縫身》，頁 120 
21 韓麗珠，《縫身》，頁 170 
22 韓麗珠，《縫身》，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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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姑母和微同樣進行縫身，這幾組人物像是「我」和樂的參照組。白和他

的伴侶相處融洽，凸顯「我」與樂不適合對方，帶出「我」必須分離。姑母對

戴眼鏡的男人一見鍾情，在衝動下和他縫身，又在十五年後分離，她的經歷啟

蒙「我」，讓「我」確定自己需要和樂分離。微是「我」的大學室友，她和大多

數人一樣，信奉縫身法，認為縫身是種社會責任，也認同縫身能為自己帶來好

處。她和「我」在差不多時間縫身，「我」打電話給微時，卻認不出她的聲音，

說明她在縫身後，也偏離了原本自己的模樣，作為「我」和樂的參照組，微似

乎和「我」一樣，在縫身時無法完全做自己，和「我」不同的是，微沒有選擇

分離，而結尾也沒有交代她日後生活。 

 

  從上述可見，縫身有兩個特質： 

1. 縫身成為社會主流價值觀，不縫身的人因而成為邊緣人。只有合資格

的人才能縫身，「合資格」一詞意味縫身制度淘汰了社會某些族群，

如年紀太大而不合格的媽媽。縫身制度把人從外觀上區分為連體和個

體，個體因而被邊緣化，如一開始對縫身抗拒的「我」，以及因選擇

分離而被人認為「行為怪異」23的姑母。邊緣人無法享受福利，想要

融入也無法融入，媽媽在往醫院送衣服時，「無法按耐內心的衝動」
24，她既好奇，又羨慕地偷看接受縫身的「年輕的身體」25。「我」身

邊的人都希望「我」進行縫身，如微一直勸「我」縫身，甚至為

「我」穿針引線，撮合「我」和樂，「我」的母親知道「我」縫身的

消息後，亦鬆了一口氣。決定進行手術的人能優先得到工作的機會，

其親朋好友也會為他們進行一連串的慶祝活動，可見社會認可縫身的

人，邊緣並剝削和社會主流抗衡的個體。 

 

2. 縫身作為重生，否認過去的自己。如上述所說，縫身後的兩人需要重

新學習生活技能。人要重新學習各項技能，拋卻過往的生活方式和習

慣，從細微處抹殺了每個人獨特的生存方式，把人重新塑造成統一的

狀態。新生手冊的存在，意味著每個人最基本的生活方式都被統一規

範，按著規矩改變成符合社會期盼。醫生提醒「我」和樂「忘掉過去

的自己」26，又稱「我們」為「新生者」27，醫生否定了「我」的過

                                                      
23 韓麗珠，《縫身》，頁 55 
24 韓麗珠，《縫身》，頁 13 
25 韓麗珠，《縫身》，頁 14 
26 韓麗珠，《縫身》，頁 143 
27 韓麗珠，《縫身》，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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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抹煞原本「我」作為個體時的主體性。 

 

  綜合以上所說，縫身可解讀為婚姻，也能解讀為人和世界的縫合。縫身制度

下，一男一女與之結合，並共同生活。所有連體人皆為一男一女，讓人聯想到

婚姻制度（目前香港只允許異性婚姻），「我」和樂在喝咖啡後互相親吻對方嘴

巴，亦符合現代社會大眾對情侶的想像。而「我」和樂縫身後的種種不適，可

理解為兩人同居後的摩擦，分離手術可解讀為主角選擇離婚。不僅如此，縫身

更解讀為人和世界縫合。韓麗珠曾說：「『我』和樂的縫合，是兩個人背後的世

界的縫合」。28她認為，倘若縫身必須隱喻著什麼，縫身譬喻的是社會強加諸個

人身上的規範。「我」嘗試迎合主流價值觀，得到大家接納，代表順從社會的秩

序，主體性甘願被規範，而「我」決定進行分離手術，同時代表「我」和社會

體制分離，成功保全自己的主體性。 

 

（二）、以「距離」解讀主體性 

  「裂縫」是小說中重要的象徵，「縫」這個字語帶相關：一是縫合的縫，二是

裂縫的縫。「我」從白的視覺觀看世界，看到「奇怪的藍色」29，自此之後，

「我」的世界第一次有「缺口」，看到所有事物之間也有裂縫。而「我」訪問姑

母時，姑母進一步道出裂縫的意義：「縫隙之於大廈的必要…從裂縫中看到另一

條街道」
30。倘若兩項事物完全合併，兩者之間不會有裂縫，姑母和她的伴侶縫

合後，兩人之間失去代表距離的裂縫，因距離過近而失焦。進行分離手術後的

姑母能從裂縫中看到另一條街道，說明距離讓人看清身邊的人和事，故裂縫是

主體和他者之間必要的距離。 

 

同時，裂縫代表著「我」的主體性的發展過程。「我」發現自己的想法和主

流價值觀出現偏差時，「我」認為自己失眠的原因是自己陷入了內在和外在世界

的裂縫，而姑母在分離前，也曾有十五年時間「擺盪在至少兩種迥異的態度之

間」
31。正因「我」無法堅定自己的信念，卻又無法對自己信念視而不見，才深

陷裂縫，可見裂縫可解讀為主體和主流價值觀之間的差異，當主體無法選擇跟

隨主流還是堅定自己信念時，會深陷裂縫。主體性指個體在社會中如何保存自

                                                      
28 天成:〈關於《縫身》〉，《晨報週刊》，資料出處: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528846/discussion/47702366/ ，讀取於2021年2月1日。 

29 韓麗珠，《縫身》，頁 75 
30 韓麗珠，《縫身》，頁 189 
31 韓麗珠，《縫身》，頁 200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528846/discussion/47702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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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完整性，而筆者將在下文論述《縫身》如何彰顯這種主體性的矛盾：主體

在關係中會偽裝自己，卻又希望展現真實的自己；渴望靠近他人，卻在靠近後

彼此厭惡。 

 

  微指出：「每個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裡，為了避免發生衝突，假裝彼此是同類

的人」32。小說中，「我」有不少時刻，以為對方和自己是同類，卻又發現對方

和自己存在差異，而對對方感到失望。「我」曾以為微是「潛藏的另一個我」
33，並相信「只要我們背對著背，沒有什麼不可以抵抗」34。〈無法自控的身體—

—韓麗珠《縫身》初探〉一文指出，房間外的世界是有規律的世界，而房間內

是一個釋放自我的空間
35。衣服遮蔽自身肉體，有把原始的自己包裹的意味，

人穿衣服亦代表文明開始，是世界建構的規則之一，「我」和微在房間內裸體相

見，可理解為「我們」能在對方面前完全彰顯自己的主體性。然而，當「我」

和微對縫身有不同意見時，「我」發現原來自己和她溝通，「只是為了確認她和

我想法一致」36，而非渴望聆聽到她的真實想法。這樣看來，「我」以為「我」

和她是同類，只是建基於「我」發現「我」和她有相似的部分，故進一步把

「我」的主體性投射在她身上，認為她是「另一個我」37。同樣道理體現在

「我」和腿子教授身上，他是「我」敬重的人，但他肯定了偷窺的意義，讓我

「某個部份被刺傷…跌進黑暗的陷阱」
38，故「我」領悟到「即使許多人走在一

條相同的街道上，可是每個人都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裡」39。從此看出自我的特

質：一、沒有人的自我會和他人完全相同，正因主體間有差異，即便肉身能完

全縫合，兩人的自我難以完全縫合；二、主體之間發現彼此相近的特質時，會

有相通的瞬間，但這種感覺不會長久；三、主體在熟悉的人面前，會毫無保留

地展現主體性；四、主體會為了融入身邊的人的世界而偽裝自己。 

 

  上述第三和第四個觀點存有矛盾：偽裝意味著把本身的自己藏起，主體在熟

悉的人面前，一方面偽裝自己，一方面不自控地展現主體性。然而，賈德與愛

莎證明兩個主體共存的法則。賈德有不同的自我，他有暴力傾向，卻又深愛妻

子，會為妻子煮早餐；而愛莎身上，同時存有愛莎和她的孿生姐妹美蓮娜的特

                                                      
32 韓麗珠，《縫身》，頁 129 
33 韓麗珠，《縫身》，頁 42 
34 韓麗珠，《縫身》，頁 42 
35 符燕鴻：〈無法自控的身體——韓麗珠《縫身》初探〉，《名作欣賞》，2015 年第 14 期，頁 49 
36 韓麗珠，《縫身》，頁 88 
37 韓麗珠，《縫身》，頁 42 
38 韓麗珠，《縫身》，頁 51 
39 韓麗珠，《縫身》，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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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正因為兩人有分裂的自我，而兩人是獨立的個體，故兩人有分開的時間，

關係得以保存。從此可見，主體性會在親密的關係中毫無保留地展現，但只要

有裂縫，讓兩人有喘息的空間，兩個個體的主體性可共存。 

 

  在縫身關係中，兩個主體必須緊密結合，導致主體之間互相鬥爭。「我」認為

有些人不想承認自己渴望以縫身完整自己，故只能假裝是因為順從法例才無可

奈何地縫身。韓麗珠在專欄上，指出人有「靠近的需要」40，而「人們本能地戴

上比較接近完美人類的面具…靠近的需要會使任何堅固的面具剝落。」41人有靠

近的需要，故不滿足於個體和個體間遙遠的距離，希望透過縫身，建立「一道

短小的橋樑，把他們繫牢了」
42。然而，兩人在關係中必然會展現主體性，而主

體難以融入他者世界，故兩人只能拼命壓抑對方主體性。姑母認為「縫合了身

體以後，便失去了凝視對方的機會…失焦的結果，使他們再也無法從神色的變

化揣測對方的心意」43。當人無法以個體和個體的距離察看對方，就像愛莎和美

蓮娜，深愛對方卻找不到表達方式，因距離過近而產生厭惡。從這看出主體性

的特質：主體渴望親密關係，但在親密關係中彰顯主體性，會壓抑對方的主體

性，導致雙方厭惡對方。 

 

  韓麗珠以「魚」作為意象，述說亦近亦遠的道理。「我」形容白為「垂釣的

人」
44，而小說第一章名為〈魚遇〉，卻在講述「我」和樂的相遇，可見韓麗珠

以魚比喻角色，魚的相遇實質指「我」和樂的相遇。「我」以不對稱的翅膀形容

縫身後「我」和樂體積的差異，呼應第一章「我」的觀察：「（魚）始終無法遇

上另一尾體型相約的魚」
45，人無法找到和自己完全一樣的人，正如魚無法預見

和自己體積相近的魚。「在牠（魚）順利成長之前，會不會已經被其他大魚吃

掉？」46的疑問，和「我」小時候希望「在我們成長起來而不得不面對它（縫

身）以前，或許我們已經夭折」47的期盼亦如出一轍。「我」更向白說出男人變

成魚的故事，男人因忠於自己本能而游去女方的家，代表他本能中渴望靠近女

                                                      
40 韓麗珠，〈獸的遺骸〉，《明周文化》，2018 年 6 月 21 日，

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e7%8d%b8%e7%9a%84%e9%81%ba%e9%aa%b8-
%e9%9f%93%e9%ba%97%e7%8f%a0-77011 ，讀取於 2020 年 12 月 2 日。 
41 韓麗珠，〈獸的遺骸〉，《明周文化》，2018 年 6 月 21 日，

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e7%8d%b8%e7%9a%84%e9%81%ba%e9%aa%b8-
%e9%9f%93%e9%ba%97%e7%8f%a0-77011 ，讀取於 2020 年 12 月 2 日。 
42 韓麗珠，《縫身》，頁 5 
43 韓麗珠，《縫身》，頁 197 
44 韓麗珠，《縫身》，頁 84 
45 韓麗珠，《縫身》，頁 23 
46 韓麗珠，《縫身》，頁 24 
47 韓麗珠，《縫身》，頁 9 

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e7%8d%b8%e7%9a%84%e9%81%ba%e9%aa%b8-%e9%9f%93%e9%ba%97%e7%8f%a0-77011
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e7%8d%b8%e7%9a%84%e9%81%ba%e9%aa%b8-%e9%9f%93%e9%ba%97%e7%8f%a0-77011
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e7%8d%b8%e7%9a%84%e9%81%ba%e9%aa%b8-%e9%9f%93%e9%ba%97%e7%8f%a0-77011
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e7%8d%b8%e7%9a%84%e9%81%ba%e9%aa%b8-%e9%9f%93%e9%ba%97%e7%8f%a0-77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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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再次印證韓麗珠認為人有「靠近的需要」48。白認為兩人沒有同住的原因

為：「（兩人之間）無法定義的關係，因此才無法找到共處的法則」49，在男方死

後，女方把他吃掉，暗示親密的兩人共存的唯一方法是其中一人死去。 

 

  一生一死的距離剛好能容下主體性所有的矛盾。鍾夢婷認為白賴恩和死去的

妻子是完美的關係，因為兩人的意識早已相連，而妻子的死，讓兩人處於亦遠

亦近的距離。50同樣的道理能體現在愛莎和美蓮娜身上，兩人在連體時互相厭

惡，但美蓮娜死後，生死的距離使得愛莎真正與之縫和，故愛莎身上出現美蓮

娜的特質。故事中，人們把縫身關係形容為「連生關係」，如：姑母認為自己

「無法適應連生生活」51、姑母朋友認為「連生只是一個持續一生的遊戲」52、

醫生認為縫身是「新生的連生者」53 等，縫身不僅僅是身體的連結，更需要精

神上和他人連結。世上沒有完全一樣的兩個自我，也沒有體積完全一樣的兩個

人，一個身體只能有一個自我，故「我」只能接受附身於他人身上，無法接受

和他人連生。一生一死正好解決這個問題，死去的人的自我能附身在生存的人

身上，兩人有通向彼此的橋樑，同時能保存喘息的空間。「我」最後選擇自殺，

把自己各個身體部位送給他人，目的是想和所有「我」珍重的人保持「我」認

為最合適的距離。「我」的這個舉動彰顯主體性，帶出人在縫身的社會主流中，

如何保持自己獨有的想法，並把想法以行動表達。 

 

  從此可見，身體改造和身體自主權呈對立關係。如第一部分所言，小說前期

有宿命論的意味，宿命是無法以自身力量改變或操控的事情，宿命和自主的對

比預示著縫身和主體性從根本上的對立。主體性是人在社會中，如何證明自身

是獨特的存在，而縫身把人合二為一，把自身的獨特改造成和他人自我的融

合，無論兩人能否成功融合，縫身已經改變了原始的主體性，否認過去的自

己；縫身的「縫」代表連體人之間沒有空隙，而主體性需要喘息的空間，也就

是「裂縫」，可見「縫合」和「裂縫」之間的對立。不僅如此，縫身和主體性不

能共存，縫身時，倘若要保持兩人的平衡，一方必須遷就對方，遷就意味著壓

                                                      
48 韓麗珠，〈獸的遺骸〉，《明周文化》，2018 年 6 月 21 日，

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e7%8d%b8%e7%9a%84%e9%81%ba%e9%aa%b8-
%e9%9f%93%e9%ba%97%e7%8f%a0-77011 ，讀取於 2020 年 12 月 2 日。 
49 韓麗珠，《縫身》，頁 88 
50 鍾夢婷，〈韓麗珠「家」的書寫〉，中國語言及文學課程哲學碩士論文，2012 年，頁 81 
51 韓麗珠，《縫身》，頁 199 
52 韓麗珠，《縫身》，頁 199 
53 韓麗珠，《縫身》，頁 164 

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e7%8d%b8%e7%9a%84%e9%81%ba%e9%aa%b8-%e9%9f%93%e9%ba%97%e7%8f%a0-77011
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e7%8d%b8%e7%9a%84%e9%81%ba%e9%aa%b8-%e9%9f%93%e9%ba%97%e7%8f%a0-77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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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改變某部分的自己；倘若想保存自我，意味著「我」需要壓住與之縫合的

身體，如「我」一直要求樂一直吃安眠藥，只允許他每天清醒三小時，可見兩

者不能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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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皮刺繡》：受傷與療癒 

 

  《人皮刺繡》（2019）是韓麗珠的近作，共 240 頁，約七萬字。書本分別由

《種植上帝》、《灰霧》、《以太之臍》和《人皮刺繡》四個故事組成，首三個故

事以火、灰灰和以太三個不同人物的角度寫同一故事：火以虐待女性為傲，灰

灰和以太兩位女性心甘情願被虐待。《人皮刺繡》則是獨立的中篇小說，講述

「我」遠赴異國流浪，向當地退休教授販賣自己的故事的經歷。販賣故事的過

程中，「我」想起自己從小擁有透過夢境了解他人秘密的能力，該能力在入學後

消失。長大後，「我」修讀視覺研究系，卻一直找不到屬於自己的畫紙。直到投

身社會時，「我」替客人尋找他的帽子，「我」決定替他在他皮膚上刺上帽子圖

案，藉此為他尋回帽子。「我」發現人皮是自己的畫布，繼而成為人皮刺繡師。

小說結尾，「我」告別退休教授回到家鄉，卻發現丈夫已經和別的女性在一起。 

 

  《人皮刺繡》中，韓麗珠以刺繡的方法改造他人身體，筆者在下文將以

「我」成為人皮刺繡師的過程，分析刺繡的特點和含義。同時，筆者會由

「貓」、「畫畫」和「故事」三個意象入手，分析何為主體性，繼而討論《人皮

刺繡》所展現的主體性和身體改造的關係。  

 

（一）、人皮刺繡作為身體改造 

  「人皮刺繡」是韓麗珠的自創詞，和刺青類近，刺繡師使用針筆，在他人皮

膚上刻畫圖案。筆者將從「我」成為刺繡師的原因和客人刺繡的目的，分析人

皮刺繡的含義。 

 

  大學課堂上，老師讓學生們尋找屬於自己的畫紙，「我」看見同學在泥地上打

滾，領悟到人自身可以是畫筆，而「我」當時狠狠地咬了他人脖子一口，預示

「我」的畫紙和人有關。畢業後，「我」在咖啡店打工，「消失的帽子」先生是

客人，他說他的帽子不見了，「我」跟著他回他的家，幫忙尋找帽子。「我」認

為：「我來咖啡店是為了尋求，卻不知道要找什麼。戴帽子的男人要找帽子，卻

欠缺尋索的路徑」
54。和他做愛後發現，「我」可以刺繡的方式，為他畫上一頂

帽子，故學習刺青技巧，成為人皮刺繡師。從「我」成為刺繡師的過程看來，

「我」成為刺繡師的原因有二：一、成功尋找屬於自己的畫紙，也就是人皮。

二、透過自身（如前文所述，「我」認為自己是畫筆）作媒介，以他人意願改造

                                                      
54 韓麗珠，《人皮刺繡》，（香港：藝鵠有限公司頁，2019 年），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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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身體，幫助他者尋找他者想要的東西。 

 

  接受刺繡的人尋求的東西各有不同。「消失的帽子」先生借刺繡尋求安全感。

當「我」為「消失的帽子」先生刺上帽子圖案後，他認為自己重新擁有帽子，

他的身體從此沒有再發癢。帽子是前妻送他的東西，是他和前妻的連結，這種

連結能帶給他安全感。筆者認為，丟失帽子代表他發現前妻離開為他的生活帶

來了變化，而這種變化讓他不安，故他全身發癢。刺繡帽子後，他能以帽子證

明妻子的存在，並以此告訴自己，他的生活從未改變。「消失的帽子」先生願意

和「我」做愛，證明他並非深愛前妻，因此「我」把帽子刻在後頸，一個他本

人看不到的地方，說明他需要的不是帽子，也不是前妻，只是確定帽子還在的

安全感。 

 

  刺繡寓意著傷痛。韓麗珠曾說，自己有一段很長的時間無法離開受傷的狀

態，《人皮刺繡》是一本關於「受傷」的小說。韓麗珠對傷害的省思源於自身

經歷，她憶述，她想找一個形象化的東西描述痛苦，便想起在人皮上刺繡。55從

這段採訪中，可得知韓麗珠以人皮刺繡述說疼痛的感覺，並以此說明他人在關

係中帶給自身的傷害。小說中，「我」認為「每個人的痛苦都有不同形狀」
56，

而刺繡是「確認痛苦，創造傷口，然後釋放痛苦的過程…通過刺傷自己找到逃

生口」57，前來刺繡的客人，其中一個目的是透過刺繡，把內心的傷痛呈現出

來。「我」以針筆在被刺繡者的皮膚上作畫，客人皮膚「滲出少量的血」
58，可

見刺繡作為身體改造，以傷害主體的方式在皮膚上呈現傷痛。 

 

  人皮刺繡作為身體改造的書寫，有幾個特點： 

1. 刺繡過程十分漫長。韓麗珠在採訪曾說：「（刺繡）跟紋身有點不同，刺繡是

很仔細的」59。「我」自稱自己為「人皮刺繡師」，卻稱「我」的師父黑鬼為

「刺青師」，從稱呼上表明「我」和他的不同。黑鬼能在一個中午內和客人

                                                      
55 黃柏熹，〈【無形・有人喜歡黃】談《人皮刺繡》與《黑日》 韓麗珠：傷害使人困惑，但未

來仍是一場「空」〉，《虛詞》，2020 年 3 月 17 日，https://p-
articles.com/heteroglossia/1343.html ，讀取於 2021 年 1 月 23 日。 
56 韓麗珠，《人皮刺繡》，頁 121 
57 韓麗珠，《人皮刺繡》，頁 174-175 
58 韓麗珠，《人皮刺繡》，頁 186 

59 黃柏熹，〈【無形・有人喜歡黃】談《人皮刺繡》與《黑日》 韓麗珠：傷害使人困惑，但未

來仍是一場「空」〉，《虛詞》，2020 年 3 月 17 日，https://p-articles.com/heteroglossia/1343.html 

讀取於 2021 年 1 月 10 日。 
 

https://p-articles.com/heteroglossia/1343.html
https://p-articles.com/heteroglossia/1343.html
https://p-articles.com/heteroglossia/13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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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設計草圖並成功刺青，但「我」需要花很多時間和每一個客戶建立親

密關係，在建立關係後才能刺繡：「我」和保文陳多次約會，才為他刺上一

隻鳥，後來更和他結婚；「我」去「消失的帽子」先生家了解他日常，和他

做愛後，才為他刺上帽子，這些步驟如同繡畫般花時間，故「我」認為自己

是刺繡師，而不是能輕易完成刺青的刺青師。 

 

2. 刺繡是「線」的體現。比起刺青，「刺繡」一詞容易讓人聯想到針線，前者

使用的工具是針筆，而後者使用針線。韓麗珠在不少小說中，皆以「線」作

為主要意象，如《空臉》中，「我」把人的臉形容為「線」，連結自身和他

者；《縫身》中，「我」以繩丈量白的形狀；《風箏家族》中，「我」在颱風

天，以麻繩拴著輕盈的妹妹；《離心帶》中，販賣氣球的人以「線」把像氣

球般飆起來的人拉住等。線必須有兩端，單靠一端是無法組成線。「線」代

表主體和他人，甚或乎世界的連結。韓麗珠使用「人皮刺繡」一詞代替刺

青，「人皮」強調身體改造，刺繡在皮膚上進行；而「刺繡」一詞強調主體

和世界之間的「線」，是主體和外界溝通的橋樑：每個人都有言說的慾望，

也希望有聆聽者加以回應。刺繡前，客人和刺繡師需要溝通，刺繡是個言說

傷痛，繼而被肯定的過程，而刺繡的圖案則是刺繡師給予客人傷痛的回應。 

 

3. 《人皮刺繡》以刺青作為切入點，凸顯社會上邊緣人物的主體性。刺青屬於

比較邊緣的文化，正如小說中的黑鬼所言，刺青只是少部分人的共同喜好。

在現今社會，不是每個人都會進行刺青，有部分人，尤其老一輩，更把有刺

青的人標籤為「反叛」、「黑社會」的人。然而，社會主流似乎肯定了刺繡是

一種藝術，認為懂得刺繡的人很「細心」、「賢惠」。韓麗珠以「刺繡」重新

定義小眾文化刺青，目的在於凸顯邊緣人的主體性。小說中，「消失的帽

子」先生和保文陳都是曾離婚的人，內心「有一個很大的破洞」60，而

「我」和傑「心裡的井已完全枯萎」61，這些處於社會邊緣的人的主體性更

容易被社會抹殺，卻不約而同因人皮刺繡尋找到不同的東西。 

 

  綜合而言，刺繡同時能傷害主體和療癒主體。從「消失的帽子」先生的例

子，可見人皮刺繡帶給他安全感，是種療癒。刺繡是讓「那些在心裡不斷爆

發的的傷口，終於得到被看見的機會…明明是一次失敗的嘗試，但正是那人

所需要的」62。在〈愛是不可能，沉默的女性：讀韓麗珠《人皮刺繡》〉一文

                                                      
60 韓麗珠，《人皮刺繡》，頁 105 
61 韓麗珠，《人皮刺繡》，頁 105 
62 韓麗珠，《人皮刺繡》，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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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認為「小說嘗試面向、打開關係裡的傷害痕跡，走過前三篇小說的默默

承受後，它希望再走一段療癒的過程」63。刺繡師聆聽客人的故事後，以繪

畫圖案的方式回應客人，而客人在那些痛苦的意義才能夠言說出來，藉著轉

化達致療癒。小說中，兔子每天殺死自己，透過傷害自己而獲得喜悅，並激

起牠對生命的期待，就像刺繡同時意味著傷害和療癒，但「傷害」和「療

癒」兩個字詞本身就是矛盾的，以傷害主體而療癒主體的身體改造同樣矛

盾。 

 

（二） 、以「貓」、「畫畫」和「故事」解釋主體性 

  《人皮刺繡》中，「我」的主體性體現在三個地方，分別為擁有獨特的「故

事」、做夢的能力和以圖案和世界溝通的能力，而主體性有兩個特點：一、擁有

自主性可能會讓他人受傷；二、主體性會隨著環境或人為因素而出現或消失。

以下便由「貓」、「畫畫」和「故事」來詳細說明這兩個特點。 

 

  首先來看一下「貓」在故事中的塑造。筆者認為文中「我」撫養的貓是虛假

的，只是一個代指「自我」的符號。當「我」問起老貓阿灰，丈夫保文陳說

「牠已死」64，「我」質問保文陳為什麼不聆聽「我」電話時，保文陳回答「狀

況已改變，而貓也已死了」65，後文提及保文陳和另一個女人同居，可見他不聽

電話是因為他找到人代替「我」，他不再愛「我」，但作者把不聽電話的原因歸

咎為貓死了，並把貓的死歸咎於「我」的離去，證明貓不僅僅代表兩人共同撫

養的貓。事實上，韓麗珠不僅一次，把主體性投放在貓身上，從《啞穴》一文

中，人類透過貓眼看到自己，人殺貓寓意著人把自己的記憶抹殺。整篇小說圍

繞在「失憶」這個主題，人們試圖重構自己經歷的過去，但無論自己的大腦或

外在的環境，都失去了按圖索驥的線索。66在篇章〈獨眼貓〉中，韓麗珠亦提

及：「透過貓，我看到一個不安的小孩，我看見我自己。」67人類養貓的時候，

往往投放某部分的自我在貓上，因為從言語上的溝通來說，寵物無法給予回

應，故人可把自己對世界的看法投放在動物身上，藉此達到抒懷之目的。 

                                                      
63 黃臻而，〈愛是不可能，沉默的女性：讀韓麗珠《人皮刺繡》〉，《虛詞》，2020 年 4 月 27 日，

https://p-articles.com/critics/1413.html ，讀取於 2021 年 2 月 1 日。 
64 韓麗珠，《人皮刺繡》，頁 218 
65 韓麗珠，《人皮刺繡》，頁 219 
66 黃宗潔，《倫理的臉：當代藝術與華文小說中的動物符號》（台北：新學林網路書店，2018）
https://paratext.hk/?p=1762 ，讀取於 2021 年 1 月 22 日。 
67 韓麗珠，〈獨眼貓〉，《明周文化》，2018 年 9 月 27 日，，

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e9%9f%93%e9%ba%97%e7%8f%a0-%e5%b0%88%e6%ac%84-
%e7%8d%a8%e7%9c%bc%e8%b2%93-82763，讀取於 2021 年 1 月 20 日。 

https://p-articles.com/critics/1413.html
https://paratext.hk/?p=1762
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e9%9f%93%e9%ba%97%e7%8f%a0-%e5%b0%88%e6%ac%84-%e7%8d%a8%e7%9c%bc%e8%b2%93-82763
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e9%9f%93%e9%ba%97%e7%8f%a0-%e5%b0%88%e6%ac%84-%e7%8d%a8%e7%9c%bc%e8%b2%93-82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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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麗珠專欄中的篇章〈牛已死〉所描述的貓和《人皮刺繡》中的貓十分相

似，貓都是由同居男女所撫養，在男女分居後，貓同樣餓死，故可作為互文解

讀。文中，男方說，因女方沒有餵養牛，所以牛在苦苦掙扎中死去，而當女方

得知他和別人同居後，貓餓了。從「在我身體內的貓」68這句話，可看出「貓」

不是指實質的貓。女方當初喜歡男方身體中有「牛」的特質，而分開後，「牛」

餓死。「牛」和「貓」是身體的一部分，而「牛」和「貓」餓死，則代表雙方因

對方的離開，導致牛和貓死了。「牛」和「貓」可以是和雙方相處期間產生的自

我，也可以是本身存在的自我。倘若把〈牛已死〉作為互文，解讀《人皮刺

繡》，流浪貓阿灰很可能不是真實的貓，而是活在「我」體內的貓。而從貓死去

的結局，可看出自我的特性：某部份自我會因為傷害而死去。 

 

  其次，畫畫，或者刺繡本身是「我」獨有的理解世界的方式，能彰顯主體

性。韓麗珠在小說中刻意強調圖案：「我」對兔子每天殺死自己的故事產生共

鳴，這本書是一本圖冊，以圖畫的方式表達兔子的故事；「我」在咖啡店打工和

在黑鬼的店打工時，在空閒時間會觀察客人，「我」猜測別人喜好時，會「就拿

起一支筆在隨手抄起的一張紙上塗畫」69，可見「我」以畫畫的方式記錄事情或

進行思考。同時，如第一部分所說，刺繡是「我」回應客人的方式。客人以言

說的方式述說自己的痛苦，而「我」作為人皮刺繡師，以圖像回應。而「我」

從小有做夢的能力，而人醒來後，往往只記得夢中核心的一、兩個殘餘影像，

而這些殘餘的影像均以圖像的方式呈現。主體性意味著，撇除身分、地位、名

字等，「我」在這個社會下能是「我」的證明，而綜合以上例子，「我」很可能

以圖案當作語言，圖案是「我」理解他人故事和言說自己故事的一種方式，

「我」以圖案回應世界，是「我」獨有的主體性。 

 

  第三，文中多次出現「故事」一詞。文中對故事的定義有兩種：一種是可以

和其他人言說的故事，而另一種是潛意識，直到它化成了一次意外事件
70。故

事是能被言說的故事，也可以是本人都不知道自己有故事，被某些時間觸發，

才知道自己擁有故事。韓麗珠認為故事能透過「隨著自己的本心而行」獲得，

人在冒險中可以獲得專屬自己的故事，惟現代人因害怕失意，而選擇走前人所

                                                      
68 韓麗珠，〈牛已死〉，《明周文化》，2018 年 5 月 24 日

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e7%89%9b%e5%b7%b2%e6%ad%bb-
%e9%9f%93%e9%ba%97%e7%8f%a0-75219，讀取於 2021 年 1 月 20 日。 
69 韓麗珠，《人皮刺繡》，頁 130 
70 韓麗珠，《人皮刺繡》，頁 93 

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e7%89%9b%e5%b7%b2%e6%ad%bb-%e9%9f%93%e9%ba%97%e7%8f%a0-75219
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e7%89%9b%e5%b7%b2%e6%ad%bb-%e9%9f%93%e9%ba%97%e7%8f%a0-7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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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的公式化道路，故現代人缺乏故事。71從這段話看來，「故事」意味著不受

他人影響，由自我所選擇的生活方式，這似乎意味著，當主體性在和客體的角

力中獲勝，主體就會擁有故事，故事代表一種自主決定的選擇。 

 

  「我」思索自己是否有故事時，想到「我」小時候有透過夢境窺探別人秘密

的能力：「我」夢見爸爸的行李箱中藏著一窩粉紅色老鼠，而爸爸在現實出軌，

組織了另一個家庭，粉紅色老鼠代表的是爸爸另一個家庭的家人；「我」夢見媽

媽想讓全家人喝尿，而現實媽媽打算讓全家人喝毒藥，夢中的尿對應現實的毒

藥。以夢窺探他人生活的能力是「我」獨有的能力，故能彰顯主體性。「我」在

上學期間失去做夢的能力，卻在地下室想起「我」曾擁有做夢的能力，並恢復

言說故事的能力。地下室是個脫離充滿秩序的地上世界的地方，這代表主體性

會被一體化的社會抹滅，卻能在脫序的情況下恢復。 

 

  然而，「我」認為「我」最貼近故事的時刻，不是「我」的夢境，而是「我」

說出夢的後果。「我」說出自己的夢後，一向寵愛「我」的爸爸心虛地要脅

「我」，不能再胡說；而媽媽放棄毒殺全家後自殺的行為，但經常打罵「我」，

然而，媽媽在往後日子記恨著「我」，認為她是因為「我」才無法得到解脫。從

這個結果看來，「我」說出夢境似乎是好處多於壞處，至少避免了全家被毒死的

悲劇。倘若夢能彰顯主體性，以「我」獨有的角度觀察世界，而說出夢的後果

才算是故事，那筆者大膽推斷，說故事可能意味著釋放自我的後果。這說明了

三點：一、釋放自我會傷害到別人，如同「我」點出爸爸出軌的事實，讓媽媽

受傷。二、釋放自我或許能改變他人，「我」跟媽媽說「我想活」72是彰顯主體

性的行為，因為「我」沒有顧慮他人感受，只從自身出發，「我」的舉動改變了

媽媽的想法，但同時干涉了媽媽對自己人生的選擇，而這種選擇讓媽媽心靈受

傷。三、釋放自我讓自己受傷，「我」說出夢境後，「我」被父母憎恨和打罵。 

 

  綜合而言，《人皮刺繡》所展現的身體改造和身體自主權的悖論在於主體自願

被傷害入侵。正如第一部分所說，改造是由他人幫忙實現。有別於《縫身》

中，「我」因為親朋好友和社會所施加的壓力而嘗試「我」懼怕的身體改造，在

《人皮刺繡》中，人們主動要求接受刺繡，也就是說，人們自願把身體自主權

交給他者。然而，書中卻形容刺繡師和客人關係為「一種被身體的交媾、手術

                                                      
71《開卷樂》，香港電台，香港，2020 年 5 月 30，
https://www.rthk.hk/radio/radio2/programme/bookview/episode/685220，讀取於 2021 年 1 月 10
日。 
72 韓麗珠，《人皮刺繡》，頁 90 

https://www.rthk.hk/radio/radio2/programme/bookview/episode/68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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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切割，或細菌感染更深刻而界線模糊的入侵」73。「入侵」一詞十分有趣，根

據《漢語字典》，「入侵」一詞指的是「以征服或虜掠為目的」，和「未經邀請、

允許或歡迎而入」。這說明被入侵者不願意被入侵。從這句話看來，身體改造是

一種入侵，也就是非自願行為，「自願」和「入侵」構成矛盾。從上述對書中

「貓」死去的情節的分析，結合上述以刺繡傷害主體來療癒主體的觀點，這似

乎預示著自我有傷害自己的傾向，也可能意味著人們相信傷害主體會為主體帶

來好處，正如人們相信為其帶來疼痛的刺繡能療癒自己。

                                                      
73 韓麗珠，《人皮刺繡》，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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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空臉》：拒絕被定義的主體 

 

  《空臉》（2017）全書近十萬字，共 247 頁。小說分六個章節：〈雪山〉以空

為第一人稱，講述她從嗜睡症醒來，得知換臉法落實，並交代和伴侶白日認識

的過程，白日認為她的鼻子像〈雪山〉，以鼻子辨認空；〈暴洪〉講述空的夢，

她夢見自己在狂風暴雨的日子殺死白日；〈改道〉以第三人稱敘述整型醫生從嗜

睡症醒來後的生活，醫生遇見離開白日的空，並替她整形，為她的臉〈改道〉；

〈蛇蛻〉恢復以空為第一人稱寫作，描述空參加了楊舉辦的木偶訓練課程，學

習演戲和寫劇本；〈迴光〉講述空再次換臉；〈黑鳥〉是最後的章節，僅一頁

半，講述空的同事慢慢回電空，而空沒有說話。 

 

  韓麗珠認為，我們生活的世界的客觀性是不存在的，所謂的客觀，指的是所

有人的主觀感受的合體，只有所有人的主觀加起來的貼近客觀，畢竟界線不

同、敘述不同，看到的真相也不同。提起小說家和社會運動的關聯，韓麗珠希

望「以作家身分，去感受、觀察，再寫下來」74，可見政治事件、社會議題等會

影響作家寫作。《空臉》似乎也是一個時代中所產生的敘述方式，韓麗珠以她獨

特的觀察角度記錄時代。小說中，換臉診所的電視報導反對換臉法的示威，示

威者綁著紅色蝴蝶結遊行，這情節對應香港 2014 年雨傘運動，示威者綁上黃絲

帶上街遊行、靜坐的舉動；小說提及：「不論妳的立場如何，單單是妳的存在，

你讓自己的臉被封閉，或被看見，就足以讓這個世界往其中一端傾斜一點點」
75，這段話對應因雨傘運動而造成的社會撕裂；小說描寫的燭火晚會亦和香港每

年在維園舉行的六四燭火晚會相似。《空臉》部分內容呼應香港時事，記錄了韓

麗珠對近十年社會事件的感受和觀察。 

 

  正因如此，不少評論認為「臉」隱喻香港，韓麗珠本人亦未否認社會議題對

自身寫作的影響，但與此同時，她又表示小說主軸是「談表相和內在關係…人

的外表和他的內在是否一致？面貌是否代表本質？」76從此看來，「臉」的解讀

不僅指涉當下時代，亦探討人的主體性。有見及此，筆者將重點分析《空臉》

中所展現的人的本質，把「臉」往本質和人際關係方面理解。筆者在下文將從

                                                      
74 丁珍珍、韓麗珠：〈香港文學 2021 作家對談系列 4 : 韓麗珠《黑日》、《人皮刺繡》〉，zoom
講座，2021 年 1 月 23 日，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57456985906558/?post_id=162140578771532&view=permalink 
讀取於 2021 年 1 月 23 日。 
75 韓麗珠，《空臉》，（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頁 69 
76 羅樂敏：〈當月作家｜無法被言說的細碎層次──專訪韓麗珠〉 ，《聯合文學》，第 396 期，

2017 年 10 月 12 日，https://www.unitas.me/?p=1057，讀取於 2021 年 2 月 11 日。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57456985906558/?post_id=162140578771532&view=permalink
https://www.unitas.me/?p=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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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的特質、換臉過程和新臉特質，分析空臉如何成為身體改造的一種。同時，

筆者將以嗜睡症為主軸，分析故事中嗜睡症的出現、人在清醒和睡眠時的不

同、和空在睡眠後做的夢，分析何為主體性，繼而討論《空臉》所展現的主體

性和身體改造的關係。 

 

（一）、以換臉改造身體 

  「換臉」是韓麗珠對整形的重新定義，通過尋求醫生幫忙，改造自己不滿意

的臉部部位。小說點出，人的臉本來就會隨著時間和環境轉變而產生變化，如

本來體態瘦弱、臉色蒼白的楊去務農後，皮膚變得黝黑，人也比較壯實。換臉

能在短時間內大程度地改變人的外貌。儘管換臉法由政府推出，但小說重點描

寫換臉動機和政府支持換臉法無關的人，他們都是因私人理由而自願換臉。筆

者粗略地把換臉過程分為四個階段：一、萌生換臉念頭；二、找醫生質詢後，

開始做手術前準備；三、手術後進入空臉期；四、正式適應新臉。 

 

  先說換臉目的，小說中有三個接受換臉的人，分別是空、醫生的大學同學 M

和海邊士多店員 X。白日認為空的鼻子像「雪山」，並靠著鼻子辨認她，空借換

臉消除白日辨認她的記號，故她決定把自己鼻頭弄得飽滿，讓白日難以再在人

海中找到她；M 是醫生大學時期的戀人，兩人分手後，M 認為自己嘴唇的形

狀，殘留著和醫生親吻時的觸感，故希望透過改造自己的嘴唇，消除醫生在她

身上留下的痕跡；X 本是個皮膚黝黑、有小酒窩的人，皮膚黝黑使他被誤以為

是個愛運動的人，而酒窩讓他被誤以為是個好相處的人，他被情人 P 狠狠傷害

後遺棄，故希望透過換臉，讓自己的臉同時擁有自己和 P 的特徵。從這些案

例，可看出三人換臉的原因不但各有不同，而且是互相矛盾：M 和空借換臉遺

忘前任戀人；X 借換臉銘記 P。 

 

  其次，人們在換臉手術前需要做準備。手術前，醫生不允許空接觸鏡子，並

讓她把宣紙當成鏡子，把「看見的，或渴望卻不得見的，或曾經見過的，繪在

紙上」77，作為新的照鏡子的方式。小說中，「鏡子」多次出現，如空的劇本中

出現腥臭的鏡；空照不同鏡子，並說服自己「這是我」78。從上述例子，可得知

空並不認同現在的臉代表自己，正如文中所說：「人和人之間難以克服的距離，

就是自己的臉…人們可以做的就是，不斷嘗試把自己放進另一張臉之中」79醫生

                                                      
77 韓麗珠，《空臉》，頁 121 

78 韓麗珠，《空臉》，頁 8 

79 韓麗珠，《空臉》，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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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空以繪畫自己理想的外表在紙上代替照鏡子的行為，意味著不要被鏡子反

射的臉束縛自己的想像，臉和內在真實的自己並不完全相同。同時，鏡子是他

物，人永遠無法看到自己的模樣，只能依靠鏡子等能反射的物品才能確定自己

的臉的模樣，但經過鏡子反射的臉不等於真正的臉，只是臉的倒影。從此推

斷，鏡子的象徵有兩個含義：一、人透過反照物，才能確立「臉」的存在。

二、臉不等於主體本身，人和自己的臉有距離。 

 

  第三，手術後的空臉期是換臉過程中的必經階段，顛覆「臉」的意義。「臉」

是主體的身分證明。韓麗珠小時候看過 The Fly（1986）80電影，至今仍印象深

刻，她提及：「臉直接影響人的身份、表情、人與人的關係…科學家被蒼蠅摻雜

的不是臉，而是其他部份…或許關係和身份仍然得以保存」。81她從電影中體會

到臉之於人的重要性，人形的臉是人之為人的證明，正如日常生活中，海關會

對照旅客和護照上的照片是否一致，以確定旅客身分，而小說中，白日亦以空

的鼻子辨認空。同時，「臉」是自身和他者之間的「線」，如筆者在第二章提

及，韓麗珠常以「線」作為意象，連結自身和他者，《空臉》亦點出：「耳鍋在

內，耳殼在外，鼻腔在內，鼻樑和鼻翼在外，眼睛接收到外面的事物，但必須

連線到腦袋才能產生意義…臉是一根線，把人與外界綑綁在一起，線的一端在

你的手裡，而另一端，在許多你並不真正認識的人手裡。」
82從此可見，儘管臉

不等於主體本身，但臉同時連結主體內部和外部，在他人眼中，主體的臉代表

主體。 

 

  空臉期意指「在被割破，皮膚綻開，還未完全癒合的階段」
83空臉期描述的是

手術後，傷口還沒癒合的時刻，介乎新臉和舊臉之間的過渡期。由於臉處於真

空期，並由紗布包裹著，所以沒有反照物，如鏡子及他人的眼睛等，可以看到

其輪廓，無法確證「臉」的存在。從「只有暫時失去完整軀殼的人，才有可能

從那空隙窺見，平日被壓制性的外殼遮蔽著的是什麼」
84一句中，可看出空臉期

是不完整的軀殼，空臉期處於割裂和破碎的狀態。 

 

                                                      
80 Cronenberg, David, et al. The fly. Beverly Hills, Calif: 20th Century Fox Home Entertainment, 2005.
該齣電影講述科學家在實驗途中意外與蒼蠅合二為一，其面容亦變爲蒼蠅的樣子，妻子因而被

嚇瘋，最後親手殺掉科學家。 
81 韓麗珠，〈愛的分解〉，《明周文化》，2019 年 3 月 28 日，

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e9%9f%93%e9%ba%97%e7%8f%a0-%e5%b0%88%e6%ac%84-
107500 ，讀取於 2021 年 1 月 30 日。 
82 韓麗珠，《空臉》，頁 69 
83 韓麗珠，《空臉》，頁 157 
84 韓麗珠，《空臉》，頁 157-158 

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e9%9f%93%e9%ba%97%e7%8f%a0-%e5%b0%88%e6%ac%84-107500
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e9%9f%93%e9%ba%97%e7%8f%a0-%e5%b0%88%e6%ac%84-10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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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正式適應新臉。臉代表身分，而新臉意味著新的身分。醫生把人的臉

比作木偶，而人的主體性比作木偶師，道出：「更動過的五官，都有故態復萌的

傾向，那其實是因為，木偶師總是以相同的方法操縱木偶，即使那是截然不同

的木偶」85，又認為新臉和主體會互相操作和支配彼此。這段話說明換上新臉後

的兩個可能性：人保留原有的生活方式處事態度，新臉和舊臉會變得一樣，人

愈發覺得新臉不代表自己，而再次換臉；新臉只能比舊臉更貼近主體，但臉本

身和主體有距離，即使換臉亦無法以此表達自己。儘管換臉能切斷主體和特定

的人的連結，如空以換臉切斷和白日的連結，一旦臉還存在，就會以新的臉和

其他人再次產生連結，別人亦會視你的新臉，爲一種新的身份，來辨別主體。 

 

  以上四個步驟是換臉的必經階段。空第一次換臉，並非想要一張新的臉，只

是想逃離舊臉，目的為消除白日在她臉上留下的痕跡，故她只改造鼻子。然

而，第二次換臉，她的目的是「不斷嘗試把自己放進另一張臉中，而且接受一

切的排斥作用」86，她追求排斥轉為適應新臉的空臉期，醫生亦領悟到「那就是

空的所在，藏在一張臉之下的另一張臉」87。如此看來，換臉作為身體改造，不

僅僅是把人從舊臉改造成新臉，更可以是把人從舊臉改造成空臉。然而，空臉

期只是一個過渡期，總有消失的一天，故人必須通過不斷換臉，才能儘量停留

在空臉期，盡可能貼近真實的自己。 

 

（二）、以「睡眠」解構主體 

  《空臉》中，主體性代表真實的自己，而主體性在這本小說中的特點如下：

一、主體性是破碎的、殘缺的，像拼圖一樣；二、主體性似乎須切斷自身和他

者，甚至和社會的連結，才能達成；三、主體性需要以他者確立。筆者在下文

將以小說中「睡眠」的意象，分析小說所提及的主體性。 

 

  睡眠體現主體性。從小說內文，有不少部分肯定睡眠才是真實的自己。小說

中，白日點明：「只有在睡去了以後，人才能找到真實的自己…每個人都睡成了

他們原本的模樣。」88 家人輪流照顧並監看夜遊的白日，而白日認為家人「察

看他不自覺地裸裎著的身子」。89他以「裸裎」形容睡著的他，說明白天時，人

                                                      
85 韓麗珠，《空臉》，頁 132 
86 韓麗珠，《空臉》，頁 220 
87 韓麗珠，《空臉》，頁 241 
88 韓麗珠，《空臉》，頁 44 

89 韓麗珠，《空臉》，頁 45 



 26 

呈現的不是完整的自己，只能展現部分自己，壓抑部分自己。小說中，夢能體

現隱藏的慾望。小說第二章節〈暴洪〉，韓麗珠以一個單獨的章節描繪空的夢，

可見其夢的重要性。空夢見自己在夢中殺死白日，醒來後，空認為這是自己企

圖埋藏的惡念，並想向同在睡夢中的白日自首。這種夢中夢的方式更顯得人把

自己的慾望埋藏得多深，可見在人的意識清醒時，會否認自己負面的慾望。  

 

  小說中，陷入嗜睡症的人愈來愈多。空的同事慧小姐認為責任感決定哪個人

會否陷入睡眠。這一來指出責任感越少，就可以不顧工作，輕鬆陷入睡眠；二

來可指責任感越大，人越壓抑，長期無法釋放真實的自己，故陷入昏睡。筆者

認為，後者的可能性很大。水和白日皆是有責任感的人，水害怕面對失序的世

界，故想處理好每一件事情，讓世界如常運作，在看到醫生醒來後，鬆了一口

氣，便陷入睡眠；白日一直認真寫稿，甚至設鬧鐘，每個一小時逼自己醒來一

次，免得自己陷入昏睡，他一直照顧空，空醒來後，他便睡去。從此看來，陷

入嗜睡症的人是有責任心的人，為了釋放真正的自己而患上嗜睡症。 

 

  睡眠作為一道「牆」，切斷臉和臉之間的「線」。韓麗珠把人比喻為貨物，而

房子比喻成載著貨物的箱子，空被房子包裹著，而空和白日之間也隔了「箱

子」90，空後來更覺得被困在「棺木」91，兩人隔膜越來越深，故空選擇離開白

日。「房子」、「箱子」、「棺木」均是密封的空間，有隔絕的意味，而且當中的空

間越縮越小：「房子」縮成「箱子」，再縮小成「棺木」。「棺木」裝著死去的

人，這不但代表自我在每天都死去一部分，更是呼應嗜睡症，因為小說提及死

亡某程度也是一種睡眠。而韓麗珠刻意把臉比喻成牆壁，如：「所有的臉都裸䄇

著相近的平板」
92、睡著的人像「一道牆壁」93，患上嗜睡症的人不會輕易被喚

醒，也就是說他們不會受到外界干擾，如同「牆」，而白日進行採訪時，受訪者

不想接受，下意識把臉面向牆壁或埋在自己的大衣裏，種種跡象顯示：臉是連

結人和人的「線」，而睡眠能使臉變成「牆」，短暫切斷別人的目光，以及由

「臉」組成的「線」。小說提及，睡醒後的人會缺失睡前部分記憶，空醒來後亦

覺得自己和現實社會脫軌，這個情節再次說明睡眠能削弱人和人、以及人和社

會的連結。 

 

結合上述論點，人會因為他人目光和自我否定，而無法展現真實的自己，

                                                      
90 韓麗珠，《空臉》，頁 72 
91 韓麗珠，《空臉》，頁 73 
92 韓麗珠，《空臉》，頁 8 
93 韓麗珠，《空臉》，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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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推測，主體性似乎兩個特點：一、主體性只會在沒有意識的時候展現。

二、睡眠解構人類，如文中所說：「在黑暗中，他閉上眼睛、頭髮、骨骼、五

官、四肢、皮膚……依附在意識之上的都會慢慢崩散……夢中，他是其中的一

點，由虛無組成。當日光重臨，氣味、雜音、常理、身份、念頭、名字……重

新組成了他，他便醒來。」94。人被解構時，五官、四肢、皮膚都以割裂而破碎

的形式存在，完整的臉是達到主體性的一種阻礙，主體性在臉面前無法展現。 

 

  在切斷連結人和人「線」的時候，人才能有主體性，但矛盾的是，人必須由

他者證明自己擁有主體性。小說中，「眼睛」作為意象，所有人的眼睛聯成一

線，像「鎖鏈」。凝視代表著他人對自身的觀察和評價。眼睛既像鏡子，能反映

自身的臉，他人的眼睛就像鏡一樣，能反映白日自己的模樣；眼睛又像作為

「鎖鏈」，束縛自身的同時亦能感知自身的存在。人在凝視底下失去主體性，但

「只要沒有目擊者，就不會成為一種真實的存在」95。小說提及，「他們的內部

都是家徒四壁的房子」
96，又認為「新臉會越來越接近真實的你。可是所謂真實

的你是一副怎樣的模樣，還沒有人以眼鏡目擊過，它還沒有形成，它仍然以不

斷發展的姿態」97正如薩特所提出的凝視的作用，他者對於自身有結構性功能
98，自身和他者的聯繫密不可分，故失去他者的主體是一種虛空。 

 

  綜合以上所言，《空臉》中，韓麗珠似乎以身體改造比喻主體性，換臉過程和

主體統一。臉是構成人類的元素之一，但臉卻使真實的自己無法彰顯。換臉的

過程中，只有臉在真空期時，人才能逃離他者對自身的定義，也就是真實的自

己。結合上述的觀點，臉是白天壓抑的人，空臉是晚上睡著後，能彰顯主體性

的人。「空臉」中的「空」，源自於虛空的主體性，如書中提及：「我不是我，在

我還沒有成長自己之前，我首先是我外婆、外公、祖父、祖母、父親和母親的

                                                      
94 韓麗珠，《空臉》，頁 117 
95 韓麗珠，《空臉》，頁 48 

96 韓麗珠，《空臉》，頁 206 

97 韓麗珠，《空臉》，頁 132 
98 「我在某人的凝視下覺察到自己的存在，而我甚至都沒有看到也無法分辨那人的眼睛。完全

可能的一點就是向我指示某個東西，即那裡有他人存在。凝視不是指我對他人的凝視，而是指

他人對我的凝視，所以它揭示了他人的存在對於我的結構性功能，或者說我的“為他結構”；

其次，薩特強調說，凝視不是指別人的目光，不是指看見別人的目光在盯著我，而是說我覺得

有某個他人在凝視我，就是說，這個他人的凝視並不一定是一種實際的看，而是存在於主體的

想像中的；再次，凝視表明我是一個為他的存在，我在他人的凝視中發現了自己，我即是他

人，是為他人而存在的。」轉引自吳瓊，〈他者的凝視——拉康的“凝視”理論〉，《文藝研

究》，第四期，2010 年，頁 34 



 28 

殘影。」99臉本來就有基因遺傳，哪怕是孤兒，也會透過臉和陌生的家人相通，

正如人受到學校和家人教育的影響。空同時能是充滿可能的空。韓氏的小說

中，多次形容人返回初生狀態，如《失去洞穴》中，她形容人捲縮的身軀像初

生嬰孩；《灰花》中，則以防空洞連結母親子宮。《空臉》中，醫生認為空臉期

是「臉的生機最充盈的時候，它還沒有確定，將會朝向哪個方向成形」100，這

個描述和胎兒時期十分相似，而白日剛醒來時，「他蜷起身子，抱着自己的膝

蓋，就像一個杯胎，浸泡在睡眠的子宮裏，還沒有足夠的勇氣可以出生」
101。

因此，筆者認為，「空臉」也許不是人要進入的狀態，而是回歸初生的狀態，回

歸「臉」還沒形成、他者無法見證的時期。 

 

                                                      
99 韓麗珠，《空臉》，頁 55 
100 韓麗珠，《空臉》，頁 157 
101 韓麗珠，《空臉》，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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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從上所述，《縫身》、《人皮刺繡》和《空臉》三部小說從三個面向帶出身體改

造和主體性的關係，分別為對立、矛盾和統一。《縫身》中，韓麗珠以筆下人物

把自身的皮膚、血肉和血管緊緊縫合而改造身體，兩人在身體上毫無縫隙，惟

精神上卻隨著肉體的結合更加疏遠，身體改造和身體自主權似乎互相壓抑和對

立。短篇小說《人皮刺繡》中，韓麗珠以刺繡師在客人的人皮上刺繡以改造身

體，主體主動要求被刺繡，代表身體改造是自主權的彰顯，然而，刺繡為身體

帶來痛楚，傷害主體。從這觀點，身體改造和自主權不完全對立，反而自相矛

盾。《空臉》中，韓麗珠以整形改造身體，人以自己獨一無二的臉證明自己的身

分，臉恰恰是主體在社會上自處的方法，然而，主角空卻追求整形時會經歷的

空臉期，以虛空的臉表現真實的自己，故《空臉》中，身體改造和主體的狀態

統一，韓麗珠以身體改造比喻主體。身體改造和主體性的關係錯中複雜，可看

出兩者的辯證關係。 

 

  從二零一零年的《縫身》，到二零一九年的《人皮刺繡》，可看出韓麗珠對主

體性和身體改造看法的轉變。《縫身》和《風箏家族》等相近，人的主體性需要

在孤獨中體現，但社會不允許主體有孤獨的自由，故縫身作為身體改造，消除

主體必要的距離，凸顯社會和人的對立。而在韓麗珠近期的作品中，包括《空

臉》和《人皮刺繡》，主體並不獨立，每個人都有一個部分和他者或社會產生連

結，故身體改造作為他者和主體的連結，是建構主體的一部分，身體改造並不

完全對立，更呈現矛盾和統一的關係。同時，《縫身》和《人皮刺繡》主角的主

體性能在自身獨特的行為中展現，如《縫身》「我」選擇自殺、《人皮刺繡》

「我」有做夢和畫畫的能力等，然而，在《空臉》，韓麗珠進一步反思，倘若人

皆需要透過他者才可建構自我，連自殺、畫畫等行為都是回應他者或社會的舉

動，如果抹去他者或社會的影響才是真實的自己，那真實的自己似乎只剩下一

片虛空。總而言之，韓麗珠以作家身分觀察世界，嘗試點出人的複雜性，引領

讀者反思兩者之間的辯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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